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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友星

“皖美”就藏在黄山、大别山的美丽山石、建

筑和人文故事里

藏在长江、淮河边百舸争流的城市风景线里

藏在阜阳黑土地与无人农机的瞬时数据交

互里

“皖美”是合肥量子大道的一朵概率云

“不确定”是创造力、竞争力的自由延展

坍缩下来将是人的历史和命运

“皖美”被安徽的时光一分一秒地养大

确定星辰大海前沿未来的

一个坐标，月亮在里面圆一次

桂花在里面落一次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浪漫像潮水拍打我们

一次

直至“皖美”深入到我们的身体内部

变成量子态的科技文化结晶

打开条条隧道、跃迁进我们的生活

时间有了真正美妙细腻的构造

人们的劳动创造将它雕刻得剔透晶莹

我们绷紧身体、放松心态，以“皖美”的方式

热爱并庆祝工作生活的缤纷展开

战胜爬坡过坎的压力感

这既是力学原则、美学原则

也是价值尺度、生活态度

用流丽的韵脚吟诵厚重的历史

让自由创造的因子更活跃起来

未来的天空一下

极其辽阔地打开

“皖美”，这信念和感觉、想象结合在一起

化作一座时代情怀的高山

安矗在“二十大”路标指向的前行路口

拓开所有跋山涉水的行人的视野

以“皖美”的方式

■ 张其勤

听说阜阳姑娘程娟娟要办个人剪纸艺术

展，我们并不惊讶。出生于剪纸世家的她深受

父亲和爷爷的影响，自幼耳濡目染，从小就表现

出对剪纸技艺的热爱和天赋。

看她的作品展，剪纸的方寸之间，当地的人

文、历史和风土习俗，甚至地标性建筑，尽收剪

底。平剪、镂空等各种技艺，让人们大开眼界，

对剪纸艺术也有了新的理解。

程娟娟的父亲程兴红是阜阳剪纸项目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也是“程氏剪纸”第二代传承人。

爷爷程建礼更是全国有名的民间剪纸大师，一生

执着于剪纸，自创“程氏剪纸”艺术特色。“刚劲有

力，信刀无拘，‘师古而不泥古’，既尊重传统章法

布局，又在走刀运剪构图上多有创新”，多年前，

阜阳剪纸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称号时，正是以程氏剪纸的风格获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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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有女初长成，十六七岁时，程娟娟已出落

得秀美可人。而今，她经常一袭白衣、长发飘飘地

端坐在方桌旁，一手执纸、一手握剪。在古筝的音

韵声里，一盏茶的工夫，一幅作品便栩栩呈现，更

显艺术姿韵。

程娟娟从小便与剪纸结下不解之缘。有幸

生活在一个剪纸世家，童年多了许多快乐。她

儿时的记忆，犹如颍河边老槐树上秋日的果实，

提起来一串串儿的，大多与剪纸有关。

五六岁时，在爷爷的熏陶下接触剪纸。起

初，小手常常受伤流血，爷爷心疼她，劝她别再

碰剪刀了。她摇摇头，暗下决心，要把剪纸的功

夫练好。

一次练习剪蝴蝶时，她把自己写着字的本

子剪开了，爷爷很不高兴，告诉她只要学剪纸，

就不能用带字的纸去剪，“字是有灵魂的，一旦

剪断，是对写字人的不尊敬。”

程娟娟年纪小，还不太懂爷爷话里的意思，

但一旁的程兴红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爷爷不

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坚定地认为，会

写 字 的 人 就 是 知 识 分 子 ，理 应 受 到 社 会 的 尊

重。他一直严格遵循自己定的这个规矩，再艰

难的日子，也从不剪带字的纸片。没有纸，他就

到街上捡烟盒，将盒内的锡纸抽出来，剪出银

色、金色等好看的作品来。

听了爷爷的训导，娟娟泪眼婆娑，一句话也

不敢说。程兴红拍拍女儿的后背，给予信任的

眼神。程娟娟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剪纸。待

“蝴蝶”的大样成型后，“蝴蝶”头上的触角一时

不知怎么处理，她索性用手撕一缕锡纸圈叠起

来，用胶水粘在上面，拿给爷爷看。爷爷乐了，

耐心地告诉她，剪纸的功夫都在剪刀上，用胶水

粘出来的作品就不能叫剪纸了。他手把手地教

孙女怎么剪蝴蝶的触角。很快，一只活灵活现

的蝴蝶从爷爷那粗糙的手掌中“飞”了出来，那

一刻，懵懂的娟娟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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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娟娟十四岁那年秋天，当地举办全市剪

纸大赛。爸爸程兴红是成年组挑战赛擂主，女

儿程娟娟为少年组擂主。三天的擂台赛战罢，

前 来 挑 战 的 剪 纸 人 逾 百 ，最 后 胜 出 者 寥 寥 数

人。少年组决赛共产生 3 个一等奖，程娟娟的

作品《团花》《年年有余》便占了两席。两年后，

娟娟初中毕业，从此开始专业剪纸生涯。

她还曾有幸到南开大学大学生创业基地度

过 两 年 ，成 为 那 里 年 龄 最 小 的 首 席 剪 纸 设 计

师。机缘，来自一个偶然。

来自天津的李谨女士是一家古琴行老板，热

心公益事业，痴迷传统文化。一次她在网上搜索

中国剪纸艺人时，无意发现了程建礼的名字 。

两天后的一个阴雨延绵天，她找到偏僻一隅的阜

阳市颍东区程圩子自然村，走进程兴红的家。

程家人的热情让她感动，目睹程建礼大师

的亲作，更令她惊叹。李谨的安徽之行收获颇

丰，不光看到了程氏的剪纸作品，对程家的家风

家教也很是欣赏。离开时，她紧紧抱着程娟娟

舍不得离去。

说来也巧，此时天津南开大学也发生了一

件有关剪纸的故事。当时，来自安徽的两名大

学生，利辛籍的纪侠标和六安籍的郑磊，合作完

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剪纸作品，在学校剪纸大

赛 中 获 奖 ，学 校 奖 给 他 们 五 万 元 创 业 免 息 基

金。他们将这笔款用于剪纸项目，在学校开设

了华章剪艺剪纸基地。

在李谨的引荐下，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家乡

还有像程建礼这样的剪纸大师，兴奋不已，便利

用暑假时间，一起来到了程家，学习研究程氏父

女的剪纸技艺。回到天津后，经过与学校协商

沟通，华章剪艺剪纸基地决定聘请程娟娟为首

席剪纸设计师，请她来指导剪纸项目的开发。

之后的两年，程娟娟便在学校的华章剪艺基

地上班，主要任务是设计各类剪纸的内容并负责

实施。在那里，她不但指导外国留学生和当地孩

子剪纸，自己还剪出了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学习的

剪纸像等优秀作品，并探索水杯贴花、配有剪纸

图案的镂空灯笼等时尚创作。在当地举办的程

建礼剪纸作品艺术展，受到天津市民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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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待了两年后，因水土不服和思念家

乡，程娟娟又回到安徽。后来，父女两人又受邀

到澳门表演剪纸。在那里，程娟娟受到了日本、

荷兰等友人的称赞，其中一位来自珠海的老兵

给父女俩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自己祖籍安徽，

能在澳门见到老乡，目睹家乡源远流长的传统

文化艺术，让他倍感骄傲和激动。

“双手能而巧，心灵慧亦聪，纸随刀剪转，须

臾万象生。”程娟娟凭着精湛的剪纸技艺，多次

代表安徽到国外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让阜阳剪

纸走出国门。

德国的深秋，浪漫而诗意，片片金黄色梧桐

叶从空中落下。其时，程娟娟与一批艺术家正

在这里的孔子学院交流展演中国文化。一些华

人和当地的孩子围聚在程娟娟面前，惊喜地看

她手里的纸片转眼间变成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十

二生肖。

“姐姐，能帮我剪一个吗？我真的很喜欢你

的剪纸。”待围观人群散去，程娟娟听到一个稚

嫩的声音。她抬起头，在薄纱般的雾气里，看到

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孩，坐在轮椅上对她笑。

女孩友善温暖的眼神，让程娟娟心里漾开

阵阵暖意。但她手里的剪纸作品全送给了刚才

围看的人，翻遍行李，也没能再找到一张剪纸。

女孩想到了什么，笑着说：“没关系，姐姐。

你看，我这里有一片枫叶，可以在这上面剪呀！”

女孩手里，有一片火红的枫叶。

程娟娟走上前，蹲下来，双手接过那片如火

的枫叶，对着轮椅上的女孩点点头：“小妹妹，请

稍等，一会儿就好。”

程娟娟转身回到剪纸的桌子前，脑子里浮现

出一幅画面。她用细细的剪刀在上面轻轻比画

了几下，开始下剪。那片硕大的枫叶在她纤细的

手指间转动，她的眼睛里奔放着创作的激情。

两分钟后，一个呆萌的“功夫熊猫”剪好了，

可爱的是，头上还顶着一只和平鸽，和平鸽的嘴

里叼着一封信件。

“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女孩接过剪纸，

难掩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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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而立之年，程娟娟有了对剪纸事业的更

深入思考，她想给自己的剪纸艺术安个家。这

个想法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建设程建礼剪

纸艺术馆这件事儿。

程建礼剪纸艺术馆在省经信委的支持下建

成，坐落在自己的农村老家。前去参观的人，不

是文化专家，就是全国剪纸行业的名家。但程

娟娟明白，要想把剪纸艺术发扬光大，还需要在

城市里扎下根。

她也深知，在多元社会里，孤单的剪纸很难

生存。于是，她联系经商的闺蜜，在阜城东南一

个叫 169 粮仓公社的购物休闲地，投资 50 多万

元开设了“得闲茶居”。“得闲”，阜阳俚语就是有

空儿的意思。这个集品茗、交流剪纸艺术为一

体的休闲体验式文艺场所，很快成为当地的网

红打卡地。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程娟娟想要追求怎

样的剪纸艺术生活？她微微一笑：“取一瓢颍河

水，煮一壶古树老茶，将剪纸艺术留下来、传下

去，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人和剪纸会一样

潇洒。”

纸随剪转万象生

■ 文 河

小新集是皖西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属于大

新镇。很多年前，一些人因生活需要而定居在这个临河

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集”。又因人群刚刚聚集，故称为

“新集”。相对于大新镇而言，作为一个村庄，它显然小了

很多，于是前面又冠以“小”字。

小新集村人多姓张，也有陶姓或王姓。村后有一大

片树林，林中满是青草和野花。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

第一次见到这个村子时，恍若走进桃花源，萌生出强烈

的在此居住的冲动。到了夏天，林中铺满白色野菊花，

密如繁星。有奇特的鸟儿从林子里飞进飞出，比斑鸠略

小，身材更修长，头上长有一丛美丽的羽毛，看上去像传

说中的凤凰。

在北方平原上，像小新集这样的村庄很多。一座座

房屋，一处处小院，房前屋后种着柿树、石榴树、桃树或月

季、虞美人等常见花草。看那一树或一丛明亮美丽的花

在阳光下怒放，总让人心里涌出难言的感动。

冬天，树叶枯落，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过，整个村庄

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夏天，绿荫四合，天空高远湛蓝，

阳光浓情热烈。花开果长、瓜熟蒂落，万物各从其时，岁

月显得安静又绵长。

皖北平原平整辽阔，一眼望去，除了村庄还是村庄。

村庄与村庄，地理特征相差无几，方言与风俗接近，人们

生活习惯等也相差不远，不同的，似乎只有各自的名字。

村里的年轻人对外界充满幻想，心怀热情，向往城

市，纷纷告别父辈的生活方式，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城里

的他们，身上的尘土味儿慢慢散去，秋风吹过故乡旷野时

的声音却永远留存心底，硬朗、清冽。

更多的人仍回到故土，重新面对那些熟悉的庄稼、牲

畜和土地。随着乡村振兴工程的推进，处处都是新机

遇。乡村年轻人在故土找到自己一展身手的平台，创办

农业合作社、搞规模化种植或特色种植、发展养殖业……

上了年纪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

上，仍遵循着那古老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他们淳朴、憨直、善良、勤劳，有时又带着一点执拗、

倔强和保守。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泥土里讨生活，习惯了

生活的平静与单调。

在语言表达上，平原上的人有着中国传统文字根深

蒂固的形象思维特点。比如，当他们说到人与人有某种

血缘或生活上的亲密联系时，会用一个暗喻性的措辞：

“粘秧”——某种关系像藤蔓或绿秧一样同根而生或相互

纠结在一起。再比如，说到某人（一般指年龄偏大的男

性）富生活经验或狡猾多谋，他们会直接称其为“老黄

脚”——某类善于逃脱、生性机警的动物。再比如，当他

们正谈论的某个人恰巧不期而至时，他们会用一个幽默

戏谑的表达：“说着王八，来个鳖。”他们的话语不多，开怀

大笑时透着天真与爽直。性格中充满了忍耐与坚毅，却

也不乏乐观开朗。他们顺从命运、天时与生老病死，眼睛

关注的是那些地面上的东西、生活中那些细小具体的东

西。至于超出具体生活之外的事或物，对他们而言，则没

有太大意义。

随着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皖

北平原的乡民已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生活变得更

轻松和从容。你看，他们曾经内敛沉重的神情，如今也有

了舒展和灵动的气息。

小新集只是皖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但从它身上，

你能清楚看到一个古老民族曾经的多灾多难与负重前

行，看到民族命运中的疼痛、坚韧、安然和诚实。

小新集

■ 司天鹏

在淮河与颍河之间，有一条从发源地

到 入 淮 口 仅 一 百 多 公 里 的 小 河 ，叫 小 润

河。历经无数沧桑，从未断流消逝过，在颍

淮这片大地上静静流淌了几千年。除了中

游的几处弯曲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人

工裁直了，以宜于丰水期洪水下泄，如今的

小润河与古小润河相比变化不大。水流一

年四季恬静而平稳，清清的润河水滋润着

世代临水而居的两岸村民。

去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当地一位文史

专家，一早从小润河中游岸边的迎水寺遗

址出发，驾车顺着河流的方向，时而乡间小

道，时而润河堤坝，停停走走，近中午时分

到达润河湾一个叫台家寺遗址的台地上。

台地中心高出周围河滩田地四五米，

南邻老润河湾，南陡北坡，面积有两三千平

方米，中心地表已被青青的麦苗覆盖，台地

南边靠河湾岸边长有四五棵高大的白杨

树，风吹叶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寂寥

的旷野里显得特别突出。流经此处的老润

河已被人工取直，新段润河在台地南侧 200

多米处。站在台地上放眼四望，弯弯曲曲

的老润河从西北而来，在流经脚下的台地

后又曲折向东南而去。

静静的润河湾秋意正浓，芦苇在风中

摇摆，偶有三两只被我俩说话声惊起的水

鸟，从芦苇丛中飞离，芦花被鸟儿扰落，四

处飘散。两岸的秋草早已枯黄，堤坝外的

沃野被碧绿的麦苗覆盖。远处的农田里，

偶尔能看到两三村民在秋田里劳作的背

影。空旷的润河湾，静谧寂寥。

若不是有石碑提醒，路人根本无从知

晓，脚下这片台地上，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

的颍淮先人，便在此筑巢而居，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狩猎生活。他们曾在河湾

里捉鱼摸虾，也曾乘舟东下长淮、北上中

原；他们曾目睹商周的泱泱大军东伐淮夷，

也曾围观楚国君臣被大秦军队从都城钜阳

逼退寿春……

小润河在中游通过中清河（楚灵王时

开挖的运河）与颍水（今颍河）沟通，在宋、

金之前，小润河一直是沟通中原与长淮的

便利通道。千年之前，这里舟帆竞逐，纤夫

不断，沿岸商埠码头商贾小贩的吆喝声此

起彼伏。

宋以后，小润河失去往昔水运交通要

道的作用，慢慢淡出世人的视线，成了一条

寂寂无名的小河。

小润河重新引起世人关注，是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在持续几十年的考古

发掘中，河道上、中、下游沿岸先后发现了

杨楼遗址、迎水寺遗址、台家寺遗址、王岗

遗址、铜台子遗址等十多处商周时期颍淮

先民的生活遗存，出土了大量商周及春秋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发掘充分

证实，在这个台家寺遗址下面，留存着四五

千年前颍淮先民生活过的遗迹，现存遗迹

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不但有商代的方形

围沟、台基、大型建筑、铸铜作坊、灰坑等遗

迹，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卜甲等遗物。紧

邻台地遗址的河道内，曾出土两批商代青

铜器，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商代青铜瑰宝“龙

虎尊”，便是 1957 年附近一村民在河湾里

撒鱼时发现的。若不是对台地遗址早有所

了解，谁能相信，这么一点不起眼的台地和

一段废弃的河湾竟有如此丰厚的历史往

事！全长仅仅一百多公里的小润河沿岸，

竟能发现那多的历史遗存，出土如此众多

的文物珍宝。真是满满的一河历史、一河

文化，一河有待继续探寻的千古往事！

让 人 欣 喜 的 是 ，地 方 政 府 已 启 动 项

目，将对润河沿岸十多处遗址及考古发现

成果实施统一规划，进行保护性开发，计

划设立小润河历史文化遗址群博物馆，并

与小润河优美的自然生态湿地景观相结

合，打造一个兼具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的

文旅大景观……

望着缓缓东去的润河水，我默默期待

能早日看到润河湾换新颜，到那时，它定是

颍、淮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探寻润河湾

■ 李 芳

父亲生活在农谚里，农谚包裹着他的庄稼，

包裹着他对土地的期冀、他的丰收年。

生活中，父亲的农谚俯拾皆是：比如端午节

回家，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从盘中夹一头煮熟的

大蒜头，一边剥着皮儿一边说：大蒜是“五月端午

不在地，八月十五不在家。”这是针对大蒜的种植

期和收获期而言，意思是端午节前都要把大蒜收

回家，而在中秋节之前，是种植大蒜的季节。

父亲的农谚，让人听来格外亲切，农村的风

俗习惯扑面而来。麦收时节，父亲常说：“七成

收，八成丢。”意思是说，熟到七成收，正赶上小麦

的蜡质期，这个时候收割，小麦籽粒沉实、饱满。

若要等熟到八成再收，蜡质期已过，麦子全都黄

芒了，西南风一吹，再加上太阳晒，麦粒儿与紧裹

的麦壳疏松脱离，炸芒的麦穗容易掉粒儿，小麦

产量就会受损。麦收的时候，天气格外热，于是

就有了“一麦抵三秋，姑娘小姐都下楼”，到了麦

季，就连闺阁上的娇小姐都去抢收？父亲又说：

“俏手买卖，紧手庄稼。”显然，庄稼收种都不能耽

误，该紧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快，季节不饶人。

父亲的每一句农谚，都与乡村生活有着密切

联系。麦收一毕，种豆子时，父亲说：“六月六，耩

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农民种地，关键是要把

握住有利时节，只要墒情好，黄豆头天耩到地里，

第二天地里的黄豆就已经拱破了土层，那金黄的

豆芽弯成榔头一样，一见太阳，渐成绿色。

农谚既是俗语，但又与俗语不同。农谚是种

植在农事里的庄稼，年年都会开花结果，而俗语是

教人沉着过日子，把清淡的日子过得花儿一样的

芬芳。记得小时候，过了正月初十，乡村孩童都会

打着各色灯笼一起玩耍，比谁的灯笼好看，比谁的

灯笼最亮。如果正月十五这个晚上，雪花飘落，大

人们会一边赏灯一边说：“正月十五雪打灯，八月

十五下满坑。”八月十五时正值雨季，天气往往与

俗语相吻合，得到验证。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什

么时节种什么菜，这是规律。“头暑萝卜二暑芥，三

暑里头种白菜”，农民种庄稼，年复一年，按部就班

地过着平静的岁月。还有关于农时的农谚，“清明

前后，种瓜种豆”“枣芽发，种棉花”等，但时移世

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规律被打破。在农业种植

上，反季节蔬菜一茬茬新鲜上市，人们的生活也丰

富多彩，那些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农谚俗语湮

没在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少被人提及。

过去人们都是看天吃饭，等雨收种，农民不用

听天气预报，一看天象就知道会不会下雨，比如，

“云向东，车马通；云向西，水戚戚；云向南，水涟

涟；云向北，有风吹。”如果是雷电天气，还能推断

出“东闪空，西闪风，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

我知道的这些农谚，都是小时候从父亲那里

学来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位谚语专家，什么“燕子

低飞蛇溜道，大雨不久就来到”“麦茬烂，没好汉”

等，他懂得很多。当然，随着人工降雨的实现，久

旱逢甘霖不再成为一种分外的惊喜；农村卫生条

件的改善和村容村貌的改变，也让“麦茬烂，没好

汉”的现象不复存在。

其实，父亲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他却把农

谚记得滚瓜烂熟。农谚是父亲一生农耕生活的

真实写照，只有对农业足够熟悉，心怀对土地的

敬重、对生活的热爱、对粮食的珍惜，才会真正理

解每一条农谚的内涵。父亲的农谚不是他所创

造，但却是他一生的遵循和参照。父亲的农事风

调雨顺，父亲的农谚鲜亮多彩，像挂在屋檐下的

一串串金黄色老玉米和一溜溜红辣椒。就连那

一辫辫裸露的蒜头，也成了父亲农谚里的经典。

父亲的农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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